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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人在采野菜马兰时，不用“摘”、“挖”、
“剪”、“采”等字眼，而是用了个“挑”字，就是用
剪刀来挑取。

早春季节，在田野山间，有很多的荠菜、马
兰头、野葱。但荠菜已经老了，马兰却是最嫩
的时候。

周日的一个晴暖午后，心血来潮，想去挑
马兰，试着找找童年的乐趣。拿着剪刀和淘米
筐，先去老家门口的几个田埂边寻找，马兰不
多，还常常带着泥。看到前面的小竹林，想去
碰碰运气，就进去了。那是一片雷竹林，雷笋
还没有长出来，在几根竹子旁，豁然看到一大
丛的马兰，运气不错！于是蹲下，左手扳开草
丛，捏着马兰的根部，右手用剪刀轻轻地一挑，
马兰就在手心了。只挑嫩的，老的幼的都不
要。只要不伤着根部，明年还会长出很多来。
有人把马兰连根挖到庭院里，也能长成一片，
倒是省得去野外了。

当然野外有野外的乐趣。这里的周边很
静，有缕缕的阳光照进竹林，斑驳迷离。鼻尖
是马兰和其他植物的香味，耳边传来的只有阵
阵鸟鸣声。熟悉的有伯劳、大山雀、斑鸠、褐头
鹪莺的声音，还有很多叫不上名字来，好像都
离我不远。远处还传来“布谷、布谷”的嘹亮
声，那是布谷鸟了，它在召唤春耕呢。转到旁
边的破房子时，几只鸟扑哧扑哧地飞起来，倒
是吓了我一跳，它们也不飞远，跃上枝头，还在
视线范围内，倒是让我后悔没有带单反相机
了。但都不管了，还是忙乎眼前的马兰吧。

背阴的地方，竹叶丛中的马兰最嫩，根部
青色，细长，有10多厘米，有时都怀疑手中拿
的是否是马兰了，放到鼻尖来闻闻味道，确实
是马兰那熟悉的清香味。而在向阳的地方，马
兰明显就长得矮壮，根部是红色的。据说马兰
有红梗和青梗之分，是光照的原因，还是品种
不同？

马兰的吃法很多，可清炒、凉拌、做汤菜、
制馅，甘香鲜美。苏南地区制作的“马兰头拌
花生米”，脆柔结合，别有风味。宁波人多是做
香干马兰头，或者和雪里蕻咸菜一起炒，加点
冬笋丝和肉丝就更佳了。还可以做春卷、包饺
子。吃时最好焯下水以去苦味，初食略有苦
涩，但香气浓郁，回味悠长。小时候可没少吃
这东西，也是在清明前和姐姐两人，拿着竹篮
到田间林边，小半天就能挑满一篮。不仅省
钱，还饱了口福。

马兰既是佳蔬，又可入药，具有明显的食
疗作用。有人认为马兰的作用与中药板蓝根
相似，且在某些方面要超过它。比如板蓝根味
苦，而马兰不苦。《本草正义》谓其“最解热毒，
能专入血分，止血凉血，尤其特长。凡温热之
邪，深入营分，及痈疡血热，腐溃等证，允为专
药。内服外敷，其用甚广，亦清热解毒之要品
也。”有凉血止血、清热利湿、解毒消肿的功效，
可见是好东西。

蹲了一会，腿酸了，就两腿轮流着使劲。
腰酸了，就站起来锤锤发胀的老腰，看淘米筐
也已经满了，回家喽，回家让老妈炒一盘去。

惊蛰一过，大地如释重负地卸下了
厚厚的武装，散发着青草味的泥土升腾
起潮湿温润的气息，钻进脖子和袖口的
风，竟丝绸般柔滑。接着，那些鸟儿蛙
儿和虫儿都忙碌了起来，草儿树儿和花
儿也争着抽芽开花，在蛰居了一个季节
之后，一切都热热闹闹地复苏了。

如同迎接任何生命中的重要节日
一样，对于春天我有一个延续了许多
年的“仪式”，那就是摘野菜。

选一个晴好的日子，挎上一只篮
子，带上一把剪刀，奔向勃勃生机的野
外。或闲适地走在田埂上，或轻松地
漫步小山坡，满眼的春色赏也赏不过
来，还得时刻关注脚下，仔细搜寻那刚
探出头的嫩绿嫩绿的野菜苗。

它们当然不是单独出现的，而是
以一簇簇一丛丛的姿态隐蔽在野草野
花之中，或藏在枯树叶石头缝间。即
使被踩踏一番，只需一阵春雨一阵春
风，便又可以欢欢喜喜长出嫩芽来。
这时，你尽可以俯下身去，将菜篮子搁
置一旁，拿起剪刀痛快地剪上一阵。
剪刀不必锋利，但须发出声响，咔嚓咔
嚓，心头一阵畅快。偌大的荒野，这声
音与周遭的鸟鸣蛙鸣一道，组成一支

属于春天的交响乐，如此动听悦耳。
当然，剪下一株干净的野菜，你需

要仔细拨开旁边的野草和枯叶，不时
地，你甚至还可以看到被惊扰而迅速
逃窜的蜥蜴、慢吞吞啃噬菜叶的蜗牛，
还有勤勤恳恳翻着泥土的蚯蚓。它们
并不关心认真剪野菜的你，但它们和
你一样，如此享受这个季节。

气温慢慢升高了，明晃晃的太阳
照得额头沁出了汗珠，身上的袄子再
也穿不住了，索性脱了挂在篮子上。
挽起袖子，白白的胳膊便露了出来，上
面有突起的青筋，似乎能听到血液扑
哧扑哧流动的声音。这声音让你想到
田野中欢快奔流的小河与小溪。

常听老人们说，旧时物质贫瘠的
年代，在青黄不接的春季，幸亏有野菜
为人们的餐桌提供了一道颇为美味的
吃食，使他们避免了挨饿。如今，人们
再也不用为食物担心了，但摘野菜的
乐趣却并未减少半分——至少对于我
便是如此。

一个下午不到的时间，篮子渐渐
满了，一颗雀跃的心也得到了满足。
望着这一篮子的野菜，仿佛把一整个
春天都揽进了怀里。

日日餐前何所有，一刀春韭赛珍
馐。

春天来了，韭菜是当季的美味。
街边的夜宵摊里，“烤韭菜”几乎是人
人必点的。烧烤摊的摊主动作娴熟地
将韭菜串成一个串，放在刷了油的铁
架上，用炭火烧烤着，等上三五分钟，
再刷一遍油，撒上调料，很快就可以拿
来吃了。那滋味，怎一个“喷香”了得。

无论外形还是身份，韭菜都与葱
相似，在众多食材中算是最平常的
了。一个个子瘦瘦，一个腹中空空，即
使与胡萝卜、大白菜、黄豆芽放在一
起，也很难被人一眼相中。

韭菜能做的菜肴也十分有限，凉
拌、煎蛋、炒香干、烧豆腐，或者拌成馅
塞在饺子、生煎里。其中，韭菜饼和疙
瘩汤算是最考究的了，但那也只是相
对于以韭菜为食材的菜肴和小吃而
言。韭菜味重，惯于吃韭菜的人固然
觉得其味鲜美，纵使山珍海味亦不及
它，不惯于吃韭菜的人，却连闻着都觉
得难受，恨不能离它三丈远，离那些吃
过韭菜的人三丈远。许是因为这个缘
故，韭菜通常只在家宴里才出现，在略
微高档一点的餐厅是很难找见其身影
的。

韭菜每个季节都有，但只有初春
的韭菜最是耐人寻味。俗话说，正月
葱，二月韭。绵绵不断的春雨落在人
间，也落在人间的草木上，这草木里就
有韭菜。

韭菜非常好种，从育苗到成熟，整
个过程几乎都不需要怎么施肥。虫子
不来吃，鸟雀不来啄，所以隔着长江黄
河，南北方都有栽种。韭菜种植容易，
卖得也便宜，不独富人家可以从容地
将之做成盘中美味，囊中羞涩的穷人

多半也能在
想吃的时候吃
得起。当它与阳光相
拥的时候，望风而长，葱碧可爱；当
它与阳光隔离的时候，合不成叶绿素，
就会变成韭黄。青的也好，黄的也好，
洗净之后，切成长段，与蛋一起翻炒，
便成了餐桌上的一道家常菜。

春韭种植不需多，只要一畦就足
够。因为韭菜是割不完的。明明前几
日才把它割来做菜，过不多时它又长
出来了。而在取材的时候，有些地方
的人习惯用剪刀去剪，有些地方的人
习惯用菜刀去割，两般厨具，最终得到
的韭菜都是齐齐整整的。韭菜的营养
和功用亦有许多，健胃、提神、补肾，一
样不缺。

对于韭菜这道食材，古时亦有许
多同好者，甚至喜欢的程度要远远超
过今人。杜甫曾有诗云：“夜雨翦春
韭，新炊间黄粱。”古人深知初春早韭
之美味，常用它来招待宾客。慢慢的，
演变到后来，“翦春韭”就成了邀请亲
戚朋友来家里饮酒吃饭的一种自谦的
说法。

清朝某年春天，一连下了几天的
雨，诗人龚自珍看着园中弱柳、圃中肥
韭，忽而跑到书房里提笔写了一封信
给老友兼亲戚的吴虹生，道是：“今年
尚未与阁下举杯，春寒宜饮，乞于明日
未刻过敝斋翦韭小集。”于是，行不多
时，两家亲眷一场宴饮便由于韭菜的
牵线搭桥在春天里不期而遇了。

知己逢迎，觥筹交错，放眼盘中珍
馐，一刀春韭赛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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